
专访任瀚 
 

 

时间：2010 年 8 月 

地点：艺术家工作室 

记者：巳巳  

     从中国到法国，从天津到尼斯，任瀚在这两个国家、两座城市之间游走着，追寻着自

己的艺术梦想。在这个杂乱纷繁的世界，动荡浮华的艺术圈，任瀚坚持着自己对艺术的理解，

他向往最纯粹的艺术，最简单的生活。 

打开展馆大门，三面用石墨铅笔绘制的巨大墙壁映入眼帘，三面墙壁前后交错。从远

处看是一幅描绘着河流的巨画，走到近处，发现河流是有“入口”的，仿佛可走入那河流中，

这是因为三面墙壁交错所致。 

 

 

 
迷宫#1|Labyrinth #1，轻钢龙骨、石膏板、腻子、石墨铅笔|steel joist, plasterboard, putty, pencil，

250x600x10cm, 250x600x10cm, 250x360x10cm，2010，维拉阿尔松|Villa Arson 

 

 

巳巳：先简单介绍一下你的作品吧，这里面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任瀚：首先我在这个方型的空间里竖起三面弧形的墙壁，我比较感兴趣的是作品和建筑空间

上的结合，墙壁前后之间的距离是不同的，形成一个层叠的全景画。 

材料上我很偏爱铅笔，铅笔很神奇，它既简单又不简单。当铅笔在平面上的笔触累积到一定

程度不能再深的时候，它就变成一块金属一样的反光面，我充分利用这一点来做反光的“游

戏”，而“光”是我作品中重要的因素。我用笔触表现水的流动，画面从远处看起来像是失

真的图像碎片，唯有观众随着走动，通过反光的变化才能感受到水流的图像。 我希望我的

作品是能够让人走进去的。  

 

巳巳：那么你最近阶段的作品呢？都是一些表现什么内容的？ 

任瀚：我最近在做名为 Miroir 的系列，Miroir 在法语里是镜子的意思，我画的这幅是法国路



易时期的一面镜子，没有画边框，只是画了镜面的那部分，所以看起来是一个抽象的形状，

画的尺寸和形状都按照现实那面镜子来的。材料也是铅笔，画在纸上，形成像中国古代铜镜

那样金属质感的反光，线条从中心向周围发散 ，当人在近处走，会在画中看到自己的影子，

介于可见与不可见之间。后面继续进行的是各种各样不同年代、形状、尺寸的镜子 ，最后

组成一个大的系列 。 

我向自己和观众提出了两个问题：我画了一张画，还是做了一面镜子？这个是真实的画面，

还是抽象的画面？铅笔在我这里不再是它本来人们所熟悉的职能，即利用线条，明暗来作画。 

我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解构了人们熟悉的思考方式：如果你说它是抽象的，那它确确实实是和

现实一模一样大小的镜子，甚至还有反光，还有如此现实的反射作用。你要说他是一件表现

现实的作品，它却看起来是绝对抽象的。我很喜欢和观众一起“玩”，观众的影子成为作品

重要的一部分。我希望让观者参与到作品中来。 

 

 

                                           

  

巳巳：我了解到你在大学期间具象画的非常好，老师也觉得你一定会选择具象写实这条路走

下去，你为什么会选择了抽象呢？放弃具象不觉得可惜吗？ 

 

任瀚：其实从大三就开始接触抽象了，那时候是选择进入抽象工作室，具象绘画严谨的技术

性和那时候整个中国具象绘画的套路化让我感到束缚，抽象反而让我更自由些，更能表现自

我。我起初受到了一些原生艺术的影响，对那种脱离学院传统体系的作画逻辑很感兴趣。根

本上说，是因为感受到了束缚，思想上的束缚。我意识到对技术教育的投入过大却盖过了思

考艺术的本质。技术确实是可以实现艺术的途径 ，但是对技术的狂热，会使人偏离道路，

不同的艺术目标应该有不同的基础。而“抽象”和“具象”之间的界限也是我长期思考的问

题，两者常常是模棱两可的。 

说到放弃，其实以前的技术并不会被完全抛弃，那都是重要的人生资源。那种极度需要耐心

的工作方式和对画面整体关系的把握能力等精髓且本质的东西是深深根植的。对我来说只是



把对我来说一些无关轻重的表面技巧搁在一边而已。我大学时尝试了很多美术史中先人走过

的道路，比如立体主义、未来主义的作画和观察方式，表现主义如德库宁那种方式，还尝试

过超现实主义的方式……那时候一下子放开了，什么都想玩一玩，其实从大三，也就是 2004

年一直到 2010 年初这六年左右的时间，我都处于一个回望美术史的学习阶段。 

  

巳巳：说说你一直以来所坚持的艺术理想、理念吧。 

 

任瀚：我想要不依赖过多专业性的技巧，而是使用直接、日常化的手段，正如我现在的创作

秉持着一种“反技术”的工作方式，我觉得过多技术的显露会产生和观众的距离感，有时让

我觉得有种高傲的姿态。记得有次在国内展览的时候有个小孩子过来说，这个我也能画。其

实这正是我所想的，观者看不到那些超凡的技艺，神秘的招数，取而代之的是简单和直接的

惊喜，必须调整到一个内心“超然”的状态去感受和想象。 

 

巳巳：谈谈你在法国上学的经历吧，你的创作有受到谁的启发和影响吗？ 

  

任瀚：我在法国那所学校是充满刺激的，里面有很多老师都是艺术家，他们给出的批评常常

是异常尖锐的，加上学校的学生淘汰制度很严格，在那里学习压力很大。交流比较多的有一

个美学教授 Joseph Mouton，常常把我的想法延伸的更远，还有艺术家老师 Pascal Pinaud，他

是法国一位很活跃的画家，提问题很刁钻。 

如果说最早启发呢，在国内的时候大三大四的时候受到一些原生艺术影响，也可以说就是很

多非著名艺术家的影响，他们来自各个领域，并不是以艺术家的身份在创作，他们以自己的

方式，活在自己的世界，那些作品也难以归入艺术史的体系。那时候长征空间有个郭凤仪的

展览，她没受过任何美术的教育，因为生病通过练气功自我治疗，她用最朴素的纸笔去表现

内心思考的图像，她的图画是她对经脉、气功、易经学习和思考的笔记，又像是在做心灵的

绘画。那个展览对当时的我很有启发，我小时候练过气功，对玄学也比较感兴趣。三四年级

的时候做东西主题上就有些往这上面靠，表现气场、身体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思考，画面没有

过多的设计，依靠纯粹的感觉推着画。然后，到了法国我开始被极简主义的氛围所感染，开

始喜欢上很多极简主义艺术家:Anish Kapoor、Carl Andre、Robert Smithson……Richard Serra

那时有个展览是在巴黎大皇宫，广阔的宫殿里，中轴线上赫然矗立着五块巨大的金属板，我

感到进入了冥想的空间，整个人静止了，身体变得越来越渺小。我着迷于这样一种超然的宁

静感，人的身体和作品之间产生了交流。这些在当时并没有马上对我的创作产生影响，但后

来回想起来对我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